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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 格子间不如大车间敞亮

去年进博会，“厂二代”王意在一次论坛活
动上分享了中小微工厂通过数字化开拓新赛道
的实践成果。更让她欣喜的，是自己的小事业
——为“厂二代”建立的社群组织了一些小伙伴
相聚在进博舞台。

王意自称“汽配二代”。从小在车间里长大
的她，对传统制造有着自然的亲近感，但对日常
经营管理没什么兴趣。“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东
西，个人的工作能力也很强，完全没想过要回家
里的工厂上班。”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一
群家里有厂的朋友，大家有类似的迷茫，也有相
同的干劲。她开始探索做一个专门为“厂二代”
服务的社群——厂二代      。

“不到一年时间，我接触了上百个‘厂二
代’。虽然大部分人都回到了自家工厂，但真正
接班的比例并不高。我们所说的‘接班’，不是
回到自家厂里上班，当一名会计或销售，而是指
有话语权、能主导企业经营发展的决策者。接
班不易，毕竟父子是父子，职场是职场。同在一
个工厂里，随便一个决定就可能影响几百号人
的生计。”

社群成立后，王意观察到更多关于“厂二
代”群体的生态。比如，很多“厂一代”对儿女接
班并没有太多的期待。“父母更希望我们成熟懂
事、脚踏实地，理解他们的不容易，不希望我们
总是天马行空、胡乱折腾。社交媒体上不是有
句话吗，‘不怕二代玩物丧志，就怕二代踌躇满
志’，这也确实是不少‘厂一代’的真实心态。”

王意身边的“厂二代”中，不回家自己创业
的，大多只是开一个奶茶店、游戏室、服装店等，
创业内容“平平无奇”。而真正想做事情的二
代，回厂后都非常充实、忙碌。“工作在大城市的
写字楼格子间，不如在自家工厂敞亮的大车间
里舒心。不少二代觉得，给自家厂子‘当牛马’
更有成就感。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回厂后非
常不适应，最后逃跑了。”

二 昔日“大小姐”接班有底气

接班群体中，女性更为不易。王意调侃，
“厂二代+独生女”是接班难度天花板。

“从大环境说，制造业大多由男性主导，
工厂管理层、对外销售等也是男员工居多。
有女孩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轻视，会不会被
骗……这种担忧一点不多余，甚至就是现实的
映照。”王意坦言，自己就曾在恋爱期间被以各
种理由骗了近百万元。“不过，我并没有因此对
男性带有偏见，而是很快振作起来，用心做社
群，希望让更多的女性擦亮眼睛、提升能力，建
立接班的底气和信心。”

王意说，有一个印刷包装行业的独生女二
代，在广告公司上班，她妈妈身体不好，希望她
能回去接班，但她一直很抗拒。“我们有个包装
业务找到她，在合作中她发现社群里一些优秀
的女孩子选择回厂，干得有声有色。原来，女
性在制造业舞台上也能做出成绩。受到鼓励
和启发，现在她也回厂了，每天做直播为厂里
带流量，社群中还有人成了她的客户。”

王意介绍，在这个“厂二代”社群中，有在
法国读艺术专业的大小姐回国后成了“卖机器
的女孩”；有在国外  算法大厂工作，回国后接
班机械厂帮助家族企业销售额年增长    万
元的新手妈妈；有从海外投行回到家族薄膜
厂，热爱穿工服的小姐姐；还有从大厂裸辞回
家继承家里    亩茶园的“新农”姑娘：大家都
在各自的赛道闪闪发光。

三 我是“厂二代”不是富二代

早上9时，吴熙和妈妈一起开车到虹桥商
务区一栋写字楼上班。那里，是他父亲于
    年创办的研发销售中心。

吴熙开的车，是去年8月  日回国那天
爸爸送的礼物。“那天我刚下飞机，我爸就拉
着我去订了车。说是给我的，其实是他自己
想换辆车开开。”吴熙腼腆一笑：“我是‘厂二
代’，不是富二代。”对“厂二代”标签他十分坦
然，“我爸开厂养活我，送我出国留学，还解决
了很多人的就业，我觉得他很厉害。”

在吴熙眼里，回国接班挺自然的。“我爷
爷那辈兄弟三人来上海打拼，把徐州贡菜带
到了上海；我爸妈从老北站批发市场一个小
铺子起步，成为日本知名沙拉酱品牌的总经

销商，后来又创立自己的品牌，研发、生产、销
售西式酱料，这一路我是见证者、参与者。”对
父亲的工厂，他有天然的亲近感。“早年做番
茄酱的流水线上，有一个拧紧盖子的步骤，需
要手动加固，我读初中时寒暑假就经常在这
个工位上干活，我爸给我算工钱，做一天   
元，我赚了    元，拿这笔钱给自己办了  
岁的生日会。”

四 只要肯奋斗就会有收获

在厂里，吴熙爸爸负责把控整体方向，妈
妈负责内部管理，夫妻俩多年来齐心协力、兢
兢业业。吴熙大部分时间在上海的办公室，
每个月也会跑一趟淮安工厂。

虽说成长在一个开明的家庭，但回国后的
吴熙和父母之间也有矛盾。“比如，我的工作很
多都通过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开展，但他们一
看到我拿手机，就觉得我无所事事，还把我当小
孩管；再就是父母喜欢未雨绸缪，提前很久做很
多准备，我喜欢根据自己的节奏来安排。”

回国半年多，父母也给了吴熙相当大的
发挥空间。“我爸鼓励我试错，他总说，宁愿做
错也不能错过，有的市场机会，错过了就没有
了。”刚回国时，吴熙特别想做直播带货。父
母其实并不认可，觉得还是要稳扎稳打，不轻
易尝试不熟悉的领域。但儿子提出来了，他
们还是决定支持。“给了我一部分货源，把价
格做到很低，但我试了一段时间，发现效果不

好，就果断停了。”
吴熙妈妈经常说，上海是一个褒奖勤奋

的地方，只要坚持奋斗，就会有收获。如今，
他们把工厂放到外地，把研发和销售放在上
海，也想让他深耕这两块。目前，吴熙正在主
导研发特殊功能膳食，储备新品，比如在酱料
里加入益生元等。“这个方向爸妈很支持，我
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发新品。大健康赛道
未来有很多机会，我可以做很多创新尝试，但
有一个原则，我不折腾工厂，不随便调整已成
功的运营体系。”

五 几根白头发让儿子入局

春节假期，郑吉特和父亲一起吃饭，砂锅
里炖着黄鱼，热气蒸腾，父亲的脸庞看不太分
明，但乌黑的鬓角清晰可见。不到  岁的父
亲，说到新年的事业规划，精力充沛，干劲十
足。他不禁怀疑，一年前父亲向他展示的白
头发到底从何而来。当时，父亲语重心长地
对他说：“我老了，挺累的，希望你能回来分担
分担。”

与吴熙不同，回厂接班从来不是郑吉特
的人生选项。他父亲和大部分当时的温州人
一样，中学毕业后跟着老师傅学了一些机加
工行业的手艺。随着电器巨头正泰的出现，
温州乐清市围绕着电器行业的创业逐渐兴
起。从    年至今，父亲一直在紧固件领域
深耕。

父亲那番话，勾起了郑吉特的回忆：小时
候在老宅，就一台设备，一个工人，父亲负责
开模具，他蹲在旁边看，塑胶粒子融化时的焦
糊味，就是他童年的味道。尽管对那个机器
轰鸣、机油味浓重的工厂没啥好感，尽管自认
为无论是创业还是进大厂都有实力，但那一
刻，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接住父亲的“脆弱”。

没想到还没进厂，父亲就把他发配到一
个尚未完全开发的园区卖螺丝。“我大概待了
3个月，只见到过四五个人，修宽带的、电工和
我爸的几个朋友。”空荡荡的仓库里，面对堆
积如山的紧固件，分不清碳钢与不锈钢的他，
却被要求快速打开市场。“当时觉得我爸太离
谱，我就像一只雏鸟，毛没长齐，也不知道怎
么捉虫子，就被扔到森林旷野。我忍了3个
月，一笔生意没谈成，一分钱工资没拿到，跟
我爸大吵一架。后来，我爸终于听人劝，意识
到去这个开发区拓展市场是决策失误。”

但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依然有价值。
小郑开始看资料、看标准、研究规格，一头扎
进螺丝的世界。

六 做生意赚钱没那么简单

等到真正接触到工厂业务，郑吉特和父
亲的冲突更多了。“我爸对我没什么规划，我
就是‘工厂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在生
产一线，最大的感受就是‘愤怒’，看啥都不顺
眼；但光愤怒不行，还得要有解决思路。父辈
往往没法共情我们的愤怒。”

虽然在大厂实习时学到不少精益生产理
论，可面对自家工厂的“粗糙低效”，小郑还是
有点无所适从。就拿统计生产进度来说，他
进厂前，这事全是手工抄写。由于生产信息
不同步，销售端经常需要实时获取生产数据，
沟通成本特别高。“7个规格、   多种型号，每
天手抄报表，人工核对，楼上楼下各个部门来
回跑，数据还经常出错。”

他希望用数字化来解决这些问题，但遭
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一套系统动辄上百万元
的投入，对中小企业来说，负担很重；螺丝厂
员工大多是在行业浸润多年的老工人，很排
斥用手机操作。冲突中小郑也会反思，“我们
总是有很多想法，想向父辈证明自己，但具体
落地时，会遇到很多问题。”

高中时，小郑就做成过一笔行李箱生意，
赚了近  万元，当时他认为自己做生意很有
天赋。“但后来想想，客户是学生，货源是我爸
牵线的，我其实没有接触到真实的商业社会，
把赚钱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进厂后，面对
客户、面对一笔笔具体的订单，他开始明白，
推进想法需要简单、接地气的方式。他建议
父亲寻找轻资产的数字化工具，“我跟我爸
说，大不了这笔钱我来出。事实证明，便宜好
用的数字化工具最适合我们这样的小企业。”

七 早日为工厂“干出一块地”

为了让厂里工人肯上手数字化工具，郑
吉特自创“扫码激励法”——工人每完成一单
扫码报工奖励  元，试行3个月，不报单也有
相应的惩罚措施。靠着这些简单直接的奖罚
措施，“小工单”开始深入工厂的运转：追踪每
个订单的生产进度，计算每个订单的成本和
毛利，提升工厂与合作工厂之间的协作效
率……父亲也开始让小郑负责更多的业务，
跟他讨论公司的财务报表、未来发展。

“我有一些二代朋友，回厂后一直找不准
自己的定位。我认为，不要指望父辈给我们
预设什么角色，可以自己找事做，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扩展能力的边界。”

充当改革者的小郑，一开始也面临不小
的争议。“慢慢来吧。我觉得厂里的员工正在
接受我带来的新的工作方式。今年过年，还
有个老员工跟我视频，让我看他家乡的雪
景。”

可能跟父亲的教育有关，小郑在吃穿用
度上比较节约，一双普通的跑鞋一穿好多年，
对奢侈品牌也没什么感觉。“我爸问我一个月
工资要多少，我说开七八千元就可以了。目
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为工厂‘干出一块
地’。”小郑笑言，温州乐清是制造业重镇，年
产值几亿元的企业都算不上龙头，工业用地
非常紧张。“我们企业太小了，但我依然有信
心，用工匠精神去做好每一颗螺丝，它就会有
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大家好，我们家是做线
路板行业的，客户有华为、小
米、OPPO……”“我目前主攻
小红书达人种草板块，家里是
做外贸的。”“我家工厂主要是
做五金机械加工的”……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
年饭局，主人公有着同一个标
签——“厂二代”。在一些社
交场合，他们还会把这个标签
细分化：“汽配二代”“薄膜二
代”“玩具二代”“厨具二代”
“船舶二代”“机床二代”……
他们想抓住一切可能，介绍自
家工厂，拓展人脉和资源，寻
找客户和订单。他们的饭局
大多设在地方特色餐厅，大家
聚在一起，不聊豪宅豪车、名
表名包，聊得最多的是如何为
家里的厂子“搞钱”。
“厂二代”，泛指中国民营

制造类企业的第二代接班
人。他们的父母在改革开放
后下海经商，开设工厂、创立
品牌，从一针一线、一砖一瓦
开始，推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
展。随着二代们渐渐长大，要
不要回厂接班，成为摆在他们
面前的一道重要选择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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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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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吉特（右）在工厂忙碌

■ 王意在进博会论坛作分享

■ 吴熙正在研发特殊功能膳食


